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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艺

云南峨山县富良棚乡断电的两小时，

这个山坳坳里的村庄陷入一片漆黑。一户

人家内，一个稚嫩的声音问，“妈妈，是

大象来了吗？”

6 月 24 日 晚 10 时 左 右 ， 云 南 北 移 亚

洲象群安全防范及应急处置指挥部的工作

人员监测到野生象群“短鼻家族”逐渐靠

近这个村口，他们拉下电闸，计划让大象

从村庄里直接穿过，那是往南最快最好走

的路线。

通过监测视频，人们发现，带头的象

抬起眼睛，看向发出人声的地方，然后调

回了头。

从 2020 年 3 月起，野生象群“短鼻家

族 ” 离 开 它 们 传 统 的 栖 息 地 云 南 西 双 版

纳，开始了一场奇幻之旅，如今，兜兜转

转数千公里，旅行了 15 个月后，象群回

到普洱市墨江县，那里也是一个合适的栖

息地。

这一路，人与象相伴同行。这样罕见

的出走也引起世界范围人们对亚洲象及生

物多样性保护前所未有的关注，有人希望

大象尽快回家，有人觉得大象的迁徙再正

常不过。一批批专家、追象人进驻一线，

但人们清楚，自己对大象的了解还远远不

够。

象已归家，但一场人象和谐共处的探

索才刚刚开始。

哪里有好吃的，就往哪走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居住在西双版纳

的傣族人会在村寨周围种植大象喜欢的食

物 ， 依 靠 大 象 来 减 轻 豺 狼 虎 豹 的 干 扰 。

“傣依象，象靠傣”，大象至今被赋予吉祥

的寓意。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云南亚洲象项目

主管曹大藩和大象打交道已有 21 年，他

发现，一些傣族村寨里的老人，至今见到

亚洲象后仍然欢呼雀跃，蒸糯米饭、砍甘

蔗来招待它们。

然而，近年来，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

急剧增加，已接近 300 头。它们扩大觅食

范围后，会频频闯入农田，吃掉村民的庄

稼和水果，这时也会有村民不得不选择放

鞭炮驱赶。

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学研究

所副所长郭贤明说，过去，大象只会偶尔

从 森 林 走 出 ， 到 老 百 姓 农 地 里 面 去 转 一

圈，并不会造成太多损失。

除了种群数量增加外，近年来，保护

区的森林郁闭度不断增加，林下亚洲象可

食的草本植物逐年减少，大象走出保护区

向外扩散渐成常态。

野象由原来的“怕人”，变成了现在

的“伴人”活动，频繁进入田地和村寨取

食，食性已发生改变，人象活动空间高度

重叠。

郭 贤 明 说 ， 在 食 物 比 较 匮 乏 的 时 间

段，保护区面积最大的勐养保护区最多能

承载 100 头亚洲象。

“就这一区域而言，目前看，亚洲象

的数量应该已超出了环境承载量。”但对

于西双版纳，还未有科学的测算数据。

“保护区和栖息地都是人为划定的概

念。”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林业和草原局副

局长刀建红说，“大象怎么会知道界线呢？

它们只知道，哪里有好吃的，就往哪走。”

1992 年 ， 一 只 独 象 从 西 双 版 纳 进 入

普洱市境内，随后新象群不断迁入，活动

范围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高。目前，普

洱市境内已监测到 181 头亚洲象活动，超

过全国亚洲象种群数量的一半。

为减少来自大象的破坏，一些老百姓

主动选择种植大象不喜爱的作物。景讷乡

村民李君凤家里从前种的是大象爱吃的玉

米，为了避免大象“造访”，李君凤只得

改种了柚子。

这样的效果能持续多久很难说。大渡

岗 乡 副 书 记 陈 遥 介 绍 ， 在 这 之 前 ， 百 香

果 、 菠 萝 蜜 这 些 水 果 大 象 原 本 也 是 不 吃

的，可是现在都吃了。

中 科 院 版 纳 植 物 园 工 程 师 袁 盛 东 建

议，应以亚洲象现在的取食偏好为基准，将

保护区周边的农田联系起来作为食源地。

另外，更重要的是要减少对森林的破坏。除

了亚洲象之外，还有很多其他野生动物，也

需要庇护场所和相应的食物。

人与象都是生物圈的一员

北移亚洲象激发了公众对于生态问题

的强烈关心，尤其是，亚洲象栖息地的生

态环境究竟怎样？

根据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林草局提供

的数据，西双版纳保护区的森林覆盖率由

上世纪 80 年代的 88%上升到了现在 95%以

上。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数字并不代表亚

洲象最适宜生活的天然林面积的增长。

有 学 者 提 出 ， 橡 胶 、 茶 叶 等 经 济 作

物 挤 占 了 天 然 林 ， 是 保 护 与 发 展 中 走 过

的 弯 路 。 面 对 这 样 的 说 法 ， 当 地 也 有 委

屈 ， 西 双 版 纳 的 橡 胶 种 植 一 度 作 为 国 家

战 略 物 资 储 备 ， 不 能 说 需 要 它 的 时 候 觉

得 它 重 要 ， 不 需 要 的 时 候 就 开 始 责 备 种

多 了 。 而 茶 叶 是 当 地 重 要 的 经 济 支 柱 和

生 活 物 资 ， 历 史 上 ， 西 双 版 纳 也 是 茶 马

古道的重要一站。

有专家认为，之前西双版纳的土地利

用缺少通盘规划，因而使保护区及周边重

要的生态廊道受到影响。走过的历史弯路

无可挽回，接下来何去何从？

在 此 前 云 南 省 举 行 的 发 布 会 上 ， 云

南 省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局 长 万 勇 介 绍 ， 亚 洲

象 保 护 和 安 全 防 范 是 一 项 系 统 工 程 ， 目

前 ， 国 家 将 以 亚 洲 象 为 主 要 保 护 对 象 的

国 家 公 园 建 设 提 上 了 日 程 ， 将 通 过 整 合

优 化 现 有 栖 息 地 范 围 ， 建 立 统 一 的 保 护

管 理 体 系 ， 进 一 步 提 升 亚 洲 象 保 护 和 安

全防范能力水平。

在 2019 年 的 一 篇 文 章 中 ， 曾 大 藩 设

想 20 年后国家公园的样子：中国经济迈

入 新 台 阶 ， 人 民 生 态 文 明 意 识 普 遍 提

高 ， 国 家 投 资 上 百 亿 元 建 设 亚 洲 象 国 家

公园，观光人群走空中走廊 ;穿过国家公

园 的 公 路 、 铁 路 都 走 隧 道 和 桥 梁 ； 护 栏

内的居民人口密度不超过每平方公里 20
人的阈值。

“这将成为以旗舰物种亚洲象为标志

的中国热带亚热带野生动物乐园。”

探究人象相处的更优可能

8 月 下 旬 ，象 群 已 返 回 云 南 省 普 洱 市

墨江县。在这场全民护象，引导大象“回家”

的行动中，诸多细节值得关注。万勇透露，

截至 8 月 8 日，全省共出动警力和工作人员

2.5 万多人次，无人机 973 架次，布控应急

车辆 1.5 万多台次，疏散转移群众 15 万多

人次，投放象食近 180 吨。

与在前方每日研判劝返的工作人员不

同，来自大象“家乡”的郭贤明却并不着

急。他说，不仅西双版纳是它的家，整个

云南都是它的家，曾经到处都是它的家。

从更大的维度看，几千年来，亚洲象

从黄河流域、两广流域退却至中国西南。

现在，公众通过这次北移象群所探究人象

关系相处的更优可能，不仅仅涉及当地，

也与远方的每个人相关。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云南作

为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省份，也是

全球 34 个物种最丰富且受到威胁最大的生

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两个月后，这里

将召开全球瞩目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

多位学者预计，亚洲象保护将成为这

次会议中的关注焦点，野生动物和人类之

间的关系，特别是与生活在保护区边界的

人之间的关系会成为关注重点。

近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世界自然

基金会发布了最新报告 《共享的未来——

人类与野生动物共存的必要性》。报告呼

吁，采取措施确定并解决更深层次的冲突

根源，同时制定系统性解决方案，并确保

受人兽冲突影响的社区充分参与相关进程

并发挥积极作用。

曹 大 藩 记 得 ， 2000 年 4 月 ， 普 洱 市

当 地 政 府 和 国 际 爱 护 动 物 基 金 会 （简 称

IFAW） 共同开展了“亚洲象及其栖息地

保护与社区发展项目”。当他向村民介绍

法 律 法 规 、 宣 传 保 护 亚 洲 象 时 ， 总 会 被

围住质问：“大象把我们的庄稼吃了，为

什 么 赔 给 我 们 的 钱 只 有 一 点 点 ？”“ 你 们

要 保 护 大 象 ， 就 把 它 拿 到 昆 明 ， 拿 到 北

京去养起来！”

后 来 ， 曹 大 藩 尝 试 将 传 统 的 保 护 从

“ 关 注 动 物 ” 转 变 为 “ 关 注 人 ” 。 他 们

为村民提供“互助基金”；进行农村理财

培 训 ； 邀 请 农 技 专 家 实 地 传 授 生 产 技

术 ； 还 在 村 子 里 举 行 “ 春 节 联 欢 ” 活

动 ； 组 织 项 目 试 点 村 寨 进 行 生 产 交 流 。

今 年 4 月 ， 联 合 当 地 政 府 合 作 伙 伴 启 动

了 “ 社 区 英 雄 ” 巡 护 员 预 警 网 络 培 训 ，

一个季度后动员了超过 1600 名村民加强

人象冲突预防。

不过也有工作人员认为，建设国家公

园难度太大，“老百姓的地怎么收，拿什

么钱收，收了之后老百姓吃什么？”有关

土地、资金、就业的这些问题不仅出现在

这一议题上，也是保护区人口转移、野生

动物肇事补偿的掣肘因素。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大型兽类

多样性与保护研究组阿荷穆萨研究员告诉

记者，建设国家公园并非解决方案，而是

一 个 更 加 复 杂 的 解 决 方 案 中 的 其 中 一 部

分。在他看来，连通的廊道内部需建设保

护区域，并在外部缓和人象冲突。

对 于 人 象 矛 盾 ， 阿 荷 穆 萨 认 为 只 能

“缓和”，无法“解决”。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程 璨 陈 明

“大象竟然都走了 500 多公里了啊！”

“小象是在出走的路上生的啊！”“它们都

出来十几个月了啊？”

6 月中旬，一场关于大象出走的选题

策划会在报社召开，讨论的主题是我们应

该做一个什么样的报道，才能最好地展现

当 时 已 经 向 北 迁 移 了 15 个 月 的 亚 洲 象

“ 短 鼻 家 族 ”， 它 们 这 一 路 上 都 发 生 了 什

么，大象出走背后的秘密是什么，人和大

象之间又发生了哪些故事。

从 2019 年 8 月推出第一款“沉浸式体

验新闻”《红军桥日记》，用全景 VR、声

音、图片、影像等全媒体融合手段记录新

闻；到 2020 年 4 月用时间轴的方式展现战

疫 视 觉 全 纪 录 的 《武 汉 影 像 记 “ 疫 ”》；

再到今年 4 月，用 AI 技术制作推出沉浸式

互动作品 《你若记得我便活着》，中国青

年报社“融媒云厨”一直在尝试“沉浸式

体验新闻”的创作，也越来越擅长使用全

景 VR、AR、 视 频 、 声 音 等 多 样 的 交 互

形式。

在大象北移的选题会上，我们一致认

为，“沉浸式体验新闻”是最适合的呈现

形式：可以用地图做视觉载体，将大象行

进路线的每个点位用丰富的故事和科普串

联，视频、文字、图片、图表都可以是表

现形式，再通过后期的编辑、视觉设计和

技 术 编 程 将 其 制 作 成 一 个 读 者 既 有 互 动

性，又有参与感的“沉浸式体验新闻”。

与 以 往 采 访 不 同 ， 两 名 前 往 一 线 的

记 者 带 着 采 集 沉 浸 式 素 材 的 “ 任 务 ” 出

发 。 他 们 沿 着 大 象 行 进 的 路 线 深 入 云 南

省 西 双 版 纳 傣 族 自 治 州 、 普 洱 市 、 玉 溪

市 ， 用 时 两 周 ， 循 着 亚 洲 象 的 行 走 路

线 ， 拍 摄 到 了 大 量 珍 贵 的 大 象 照 片 ， 并

采访了近 60 位与象打过交道的村民、专

家、志愿者等。

第一手的素材拿到了，但我们的“沉

浸式体验新闻”制作才刚刚开始。尽管已

经做了不少“沉浸式”产品，但每做一次

对 我 们 都 是 一 种 全 新 的 开 始 ， 逻 辑 、 框

架、互动都要重新设计。

所 以 ， 为 了 追 求 最 佳 的 视 觉 效 果 、

交 互 体 验 和 新 闻 时 效 ， 设 计 人 员 和 技 术

人 员 又 加 班 了 。 一 张 看 似 普 通 的 大 象 迁

移 地 图 ， 其 实 是 此 次 设 计 中 遇 到 的 最 大

技术难点。

几 经 波 折 后 ， 我 们 采 用 背 景 填 充 方

法，将地图中路线部分挖空成透明状，通

过滑动页面进行控制填充地图背景图层的

区域范围，来实现动态的象群迁移路径。

随 着 制 作 的 深 入 ， 新 的 问 题 不 断 涌

现，如北上路线会影响到返回路线、移动

端和 PC 端宽高比有别的显示问题、各种

不同分辨率显示器的兼容问题等，经过技

术人员与设计人员反复的沟通讨论，决定

采用分版本、分阶段显示绘制地图，整个

作品中，共使用十多张地图图片。

之后，在保证地图路线进度准确的同

时又确保了地图上每一个点都正确对应一

个故事、一张照片或是一个短视频，测试

了十多遍后，使本次产品达到最佳的体验

效果。

在 这 款 产 品 的 最 后 ， 我 们 还 专 门 设

计 了 隐 藏 “ 彩 蛋 ” —— 将 照 片 设 计 为 带

作 品 二 维 码 的 明 信 片 ， 长 按 保 存 图 片 即

可获得。

这款产品历时两个月，有 3 万字的文

字 材 料 ， 6000 多 张 照 片 ， 上 百 条 视 频 。

最终通过记录大象从“北移”到“南归”

经过的 16 个地点，将这些素材精编为过

万 的 文 字 内 容 ， 1 条 长 视 频 ， 6 条 短 视

频，1 个 VR 场景嵌入， 11 张摄影作品及

5 张明信片设计，多维度回顾了大象北移

南归的全过程。

虽然我们没有专门的团队，但大家一

直在探索，为制作更高质量的作品而努力。

最 新 的 消 息 是 ，

象群已重返适宜栖息

地 ， 均 在 监 测 范 围

内，整体平稳，人象

平安。

大 象 回 家 了 ，

我 们 的 “ 沉 浸 式 体

验 新 闻 ” 会 一 直 在

路上⋯⋯

这一路，人与象相伴同行

6 月 14 日，“亚洲象北迁及生物多样性保护集中采访活动媒体座谈会”上，来自全国各

地的媒体记者对两名野生亚洲象监测员进行采访。

6 月 17 日，野象谷景区内的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媒体进行拍摄。 6 月 18 日晚，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普文镇文腾社区，村民在院子里围观

从山中走出的野生亚洲象群。

“守株待象”

6 月 18 日，野象谷景区内的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工作人员熊朝永和被救助的亚洲象在一起。救助中心的 11 头亚洲象的饮食起居由 27 位工作人员轮班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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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7 日，野象谷景区内的亚洲象种源繁育

及救助中心，媒体记者拍摄进食中的大象。

在沉浸式体验新闻中，与“短鼻家族”一起旅行

大象迁徙设计步骤。 张玉佳/制

《大象，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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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的工作有时是这样，有一些危
险的场景，反而得去接近。

云南北移象群刚刷屏社交媒体时，
我和同事一起前往云南，试图了解“短
鼻家族”的奇幻之旅。尽管近距离地拍
摄野生象群被认为是有一定危险系数
的，但作为摄影记者，我还是很期待能
拍摄到野生亚洲象。

“短鼻家族”四处“逛吃”，很难找
到踪影，我们只得前往它们的家乡，探
访它们的出走历程。刚到云南西双版纳
不久，我们就偶遇了一次野生象群，它
们当时距离公路只有 100 多米。略感遗
憾的是，密林遮住了象群的“身影”。

其实，近年来，野象在西双版纳的
活动很频繁，绝大部分象群也有固定

“作息”，找到它们经常出没的村子就可
以“守株待兔”。

第一次偶遇后的一天，一名大象监
测员提供线索，野生象群在一个村庄
附近稳定活动了一个月，距离市区近
百公里。

6 月 18 日，大概下午 4 时左右，我
们到了村子。按照经验，象群通常在傍
晚六七点钟穿过山中的林子，到村子附
近活动。因为怕自己脸生引起注意，我
就一直在车里等着。

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我拎着相机
下车，绕着村子来回转了几圈，但是并
没有发现野象的影子。当时就想：“今
天可能拍不到了”。

正想往回走时，我看到村干部模样
的两个人，急匆匆地赶往村东侧，一边
走还一边打着手势，意思好像是让在外
面的人回家，这一定是野象出来了。

抱着相机一口气跑到村东头后，我
发现这边已经聚集了十几名村民，大家
使劲伸着脖子，向树林方向张望，有的
还用手机拍照。顺着他们看的方向，一
眼就看到了一头野象，距离大概有六七
十米远，晃晃悠悠地从林子里往外走，
后面陆续又有野象排着队走过。在这里
我拍到了它们经过村民种植的玉米地的
画面。

我带的是一支常规焦段长焦镜头，
要想拍得好一些，就得再往前点。之前
采访的专家说，和野象的安全距离是
200 米，才有可能跑得赢它。按照当时
的这个距离，只能希望野象不要发现我
了。我不敢走太快，害怕发出声音惊扰
到野象，就猫着腰往前蹭。当走到一
个十几米长的村间小路上，象群就从
视野中消失了，因为路边的灌木遮挡
了视线。

看不到象群反而让人更害怕，正在
不知进退的时候，小路尽头，一只野象
露出了头，紧接着是前半身。近距离遭
遇野象，它庞大的身躯给我带来了强
烈 压 迫 感 。 与 野 象 短 暂 的 目 光 接 触
后，我举起相机拍了几张照片。照片
拍好，野象也迅速转身，又消失在路尽
头的灌木后。

没过一会儿，象群重新出现在视野
中，它们绕开小路，前往农田。回去的
路上，我把傍晚拍到的照片发给部门的
同事。他们挺高兴的，我也是。


